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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谁，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
院联办作家研究生班学员，诗
人、作家、编剧。著有诗集《冷抒
情》《亚欧大陆地史诗》《大悲舞》
等四部，长篇小说《巴别塔尖》
《昆仑秘史》（三部曲）《雪豹王
子》等八部，文集《巴别塔尖手
记》《西藏新疆游历记》《可可西
里动物王国》等三部，电影剧本
《太阳城》、电视剧本《孔雀王》
《昆仑神话》和舞台剧本《雪豹王
子》等百余部集。有多部长篇小
说改编为影视剧、广播剧、舞台
剧等。曾获首届中国青年诗人
奖、第五届青海青年文学奖之

“文学之星”、第七届青海省政府
文艺奖、2015—2016 年度中国
广播影视大奖等。

亚欧大陆地论纲 □苏 明

曹谁主要用三种文体创作：诗歌、长篇小说、

影视剧本，这俨然使他有了三重身份：诗人、小说

家、剧作家。诗歌让他凝练人类的情感，小说让他

发现生活的传奇，剧本让他具象世界的理念，他

在写作中深深汲取三者的互惠关系，将自身生成

为一个整体性的写作者，并回到书写世界的本

身：无文体之文体创作。文体不是通过区别获得

它们的能量的：而是通过命名、通过召唤、通过敬

畏，使它们切入持存书写的本体性与自然性之

中，并把终有一读的人安置于作品的必然命运，

这命运使读与写并置为同一共同体。无文体之文

体的共同体贯穿在曹谁创作的始终，且践行着合

一天人、融合古今、合璧东西、随物赋形的世界诗

学主张。

象征系统与秩序诗学

曹谁已出版的抒情诗集《谁在苦闷中象征》

《冷抒情——亚欧大陆牧歌》《亚欧大陆地史诗》，

是他秩序诗学的基本宇宙，也是他内在宇宙精神

的外显。

宇宙精神万化无形，诗人却以意象的形式随

物赋形。曹谁的自由意志认为当前我们面对的不

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地球，他认为人类在最初

原本是同源的，从美索不达米亚向西到犹太、埃

及、希腊，向东到波斯、印度、中国，这七大文化中

心横亘在亚欧大陆上，诗人应当从这个世界提取

意象。在这条铺排意象的逻辑链中，他外在地创

建了亚欧大陆的整体象征系统，内在的构建了亚

欧大陆的总体精神秩序。

曹谁用抒情诗的象征方式，以人类占用地理

和所经历史为据，建造了原初性和终极性的故国

家园：“从长安到巴比伦到罗马，从日出之处的亚

细亚到日落之处的欧罗巴，从太平洋西岸到大西

洋东岸，从帕米尔到阿尔卑斯，东方和西方从高

加索折叠起来。我们的共同家园丢失，我们在洪

水中得以生还，一起建造通天塔，讲共同的亚欧

原语，最后为上天变乱语言流落各地。游牧民族

在亚欧大陆腹地的大草原上驰骋，他们将分散在

美索不达米亚、犹太、波斯、埃及、印度、希腊、中

国的人群中传递信息。我们最终会重新聚集到一

起，重建起通天的巴别塔。”

曹谁将巴别塔置放在拯救世纪性灾难和重

设世界秩序的真理中。从他的抒情史诗中我们能

够看出，抒情是一种历史权力意志，在其中最关

键的问题是秩序，秩序的确立、秩序的废黜、秩序

的重建，从根本上讲，是对一切秩序设定之原则

所作的不同的规定性设置。亚欧大陆地最高的目

的、在这个版图上的人和物的存在理由、理想领

域和超现实领域、王、王妃、龙、摩尼（亚欧大陆形

而上的魂）、蛇（女人和性）、帖木儿（亚欧大陆形

而下的魂）、火（贯穿宇宙的一种悖论，有时有形

有时无形，我们终生都在围绕她旋转，却绝对不

能碰触她，除非宇宙不再存在，它是宇宙存在的

支撑）和虎（东方的野性）——这一切都被先行安

排为秩序了。因此，只有当我们真正懂得曹谁所

理解的秩序为何时，我们才能充分了解曹谁的大

抒情、大修辞、大逻辑的大诗主义。如此这般，我

们也才能懂得抒情的秩序何为？对抒情和秩序的

全面掌握，乃是通透感知曹谁诗歌和诗学的通道

和钥匙。然而这个秩序的秘密，由大写的人方能

理解。这个秩序的秘密是火：大写的人在火中飞

翔，秘而不宣。

我们懂得了曹谁谓之的抒情秩序何为，即就

能从侧面被告知诗人何为？诗人是要被理解的。

在无秩序的时代，整个世界和宇宙是处于黑夜

（尽管黑夜有时是个有母爱的女人）之中。在无秩

序时代，作为诗人意味着要和“轴心时代”的“同

时代人”一道，以诗思构建被损毁的诸神之秩序。

由此，维持宇宙和世界本有的秩序的诗人，就在

这个黑夜里道说神圣的秩序，曹谁则独选择了亚

欧大陆地。世界无秩序之夜就是整体性的丧失之

夜，在这样的时代，人是小写的、碎片的、无聊的。

建基秩序的世界意味着要在这丧失整体性的黑

夜里摸索，做一个敢于和时代对抗的猛士，意味

着将要从隐藏在时代背面的大存在中揭露出世

界秩序的原始性。为建造这个秩序，曹谁坚定不

移，无论是在世界的日值正午还是夜到夜半，他

始终相信有一个秩序适用众生。他相信每个人都

被指定在那个大悲舞的中心，每个人能走向和到

达那个大悲舞所能抵达之地。

作为秘史的小说

曹谁已出版的长篇小说《巴别塔尖》《昆仑秘

史1：时间地轴》《昆仑秘史2：传国玉玺和罗马皇

冠》《昆仑秘史3：通天塔》《雪豹王子》等，是其诗

学结构小说形式，以秘史的方式显身。

我们的世界有太多的秘密不为人知，曹谁的

秘史小说是要解密那些隐秘的事，给世界神话或

历史一个脉络，而不再是分散为各个地域的各自

单独的神话或历史。为此写出三部描摹世界发展

的秘史小说，第一部“时间地轴”，写龙昊从中原

一路向西，在西藏和新疆的大昆仑区域游历寻

找，最后在昆仑山中找到昆仑天宫，里面有四座

神庙，东方的黄帝庙，西方的宙斯庙，南方的因揭

陀庙，北方的腾格里庙，他们都是各文明的主神

雷神。第二部“传国玉玺和罗马皇冠”，写龙昊继

续在亚欧大陆古文明带追寻东方神圣的“传国玉

玺”和西方神圣的“罗马皇冠”，向西到犹太、埃

及、希腊、罗马，向东到波斯、印度、中国、京都，这

部主要是展示亚欧大陆古文明的。第三部“通天

塔”，写龙昊分别从大西洋中的大西洲和太平洋

中的姆大陆向美洲的玛雅游历，在新大陆人类从

东方西方拥抱。这是昆仑秘史背后的文化地理含

义，当然还有线性的文化历史意义。

而在《昆仑秘史前传：巴别塔尖》中有一个幻

想从太平洋西岸骑马横穿亚欧大陆到大西洋东

岸的男人，他的马匹翻过帕米尔高原时，发现一

个传说中的神秘国家——巴别国，据说每个伤心

欲绝的人都会到这里定居。传说在帕米尔高原的

雪山上有一个入口，从那里可以进入一个叫做巴

别的地方，所有伤心欲绝的人都到那里定居，因

为那里没有忧伤。他们源源不断地向帕米尔高原

聚集，他们只要在那座最高的雪山之巅进入一个

山洞，在里面仿佛死去一样地漂浮，当醒来就发

现自己在巴别国。

在曹谁的秘密叙事中，亚欧大陆地的秘史是

其从中心美索不达米亚向西到犹太、埃及再到希

腊、罗马，向东到波斯、印度再到中国、日本，这就

是人类古文明带：从罗马到美索不达米亚到长

安，北方从蒙古到匈牙利是那个时代真正畅通的

草原地带，文化的中心是美索不达米亚或巴比伦

的巴别塔，地理的中心是帕米尔或青藏高原或塔

里木盆地，亚欧大陆地是人类真正的共同家园。

昆仑是天下龙脉之祖。昆仑山从西面的帕米尔高

原起源，西段和中段在西藏和新疆间绵延，到青

海境内分为三支，北面的祁曼塔格山，南面的可

可西里山，中间的阿尔戈山。祁曼塔格向东延伸

到阿尔金山，再从那里一直到渤海。南面的可可

西里向东延伸到巴颜喀拉，再从那里延伸到横断

山、巫山、武夷山到南岭，从那里到南海。中间的

阿尔戈山延伸到东面的布尔汗布达山、阿尼玛卿

山，再向东经过岷山到岐山、秦岭，再到洛阳的伏

牛山，再向东到泰山、崂山，再入黄海。亚欧大陆

地如此漫长而隐秘的命运穿行在曹谁小说作品

的始末，这是他秘史小说的空间诗学。

“小说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史诗。”自黑格尔以

来，这句话被反复说起。卢卡奇注释说，“小说是

无神世界的史诗”。史诗是其本身就已经是诗的

世界的诗，这个世界不知道各种事为模式之间的

分离，而与之相对照，小说负载着这样的责任：它

要把一个失去诗性的世界再诗化。因此，曹谁的

秘史小说，是将分离在世界各地的“隐秘而关键

之事件”的关系重新梳理，将这些尚未消失的精

神坐标重新修整，组成精神的亚欧大陆地，使其

存在这样一种故事，其人物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

个地方，直到他找到那个他启程去追寻的地方或

福祉。他可能是个国王，神明的愤怒不断迫使他

偏离返回自己王国的道路——抵达最后的巴别

塔国：无穷无尽的新的忧伤之地。

剧本：神话和道场

在论戏剧艺术的一首说教诗中，布莱希特

说：“观众在等待相和公开每一句台词的效果。这

种等待要持续到观众已经认真考虑了我们的台

词之时。”简言之，戏剧被间断了，我们可以更进

一步，想到这种间断是所有构造的基本手法之

一，它远远超越了艺术领域。曹谁在剧本中所展

现的是将戏剧视作他创造神话的道场。

我们透过曹谁的史诗剧，看见其与宇宙时间

联合的方式完全不同于类型历史中的悲剧的方

式。世界悬念与其说属于结局，毋宁说属于七大

文明地域，这使得曹谁史诗剧可以涵盖最大的时

间跨度。这是一条东西方戏剧结合之路，但也是

曹谁个人的独特创作方式——而正是通过这条

路，亚欧大陆地和宇宙精神实质相融合的史诗剧

才得以显现在我们面前，他全部的史诗剧创造都

在践行着秩序诗学宗旨——

影视剧本《太阳城》写上世纪80年代末，诗

人海子在山海关自杀，他的女友“隐身女诗人”叶

戈从远方归来，面对的却是他的追悼会，他们本

来相约在德令哈会合，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开始在海子的人生中寻找海子自杀的原因。叶戈

在追悼会后同海子的初恋波若聊天，波若跟她讲

了自己跟海子充满诗情爱意的往事，海子因为波

若的离开和诗歌的受挫，在蒙古草原上他们最初

相会的湖中自杀，被牧人救起后开始到远方西藏

旅行，他在旅行的过程中领悟到诗歌和人生合一

的“大诗”，回去后开始创作诗剧《太阳》。曹谁用

诗人海子的作品呈现海子自身的史诗人生，将诗

人搬到戏剧道场上，使人们除了读到海子诗歌之

外，还能了解其生命秘密的背景。

影视剧本《昆仑神话》开头便是“在奇景迷人

的昆仑山上，发出一道金光，西王母修行千年由

一只可爱的老虎化为一个年轻貌美女子，西王母

修炼为人形，天庭的众神都来祝贺。她的师傅女

娲娘娘一挥手，三只青鸟从天空飞下，落在女娲

娘娘的手上化为金钗，女娲把钗子插入西王母头

发，告诉她这就是自己送给她的礼物，三只青鸟

今后随她差遣，西王母古灵精怪地答应。周穆王

看到与众不同的西王母，一见钟情。”曹谁重新书

写西王母和周穆王的故事，以矍铄的想象力将遗

失在不同地域的中国古典神话修补完整。使昆仑

神话完整地展现在影视文学中，这是神话的复

苏，文学的母体是诗与剧的神话，文学要回到母

体中，就是回到诗、小说、剧的总体和无限中。

影视剧本《孔雀王》中，曹谁创造了一个上古

神话世界，将天界、人界、魔界放置在同一时空

中。起初各界平静生活，直到魔王巴突披着黑色

的斗篷闯入控制三界平衡的太极世界。魔王运用

魔法将伏藏元印打开，巨大的阴阳鱼开始裂开，

天人魔三界开始震动，眼看世界就要失去平衡。

宇宙神王惊醒，在手中照见魔王巴突闯入太极世

界，赶忙传授火凤凰伏藏元印心咒，派她前去保

护太极世界。魔王巴突正在启动阴阳鱼，火凤凰

突然到来，他们经过一番惊动三界六道九国的打

斗，火凤凰把魔王巴突打伤，念动伏藏元印咒语，

准备把魔王封印在巨石中，可是却被魔王将心脏

刺穿，太极世界突然开始崩塌，三界进入混乱。孔

雀王开始到人间寻找火凤凰的化身，只有通过跟

火凤凰的结合，才能重新让三界恢复往日的平

和，故事由此开启。曹谁发挥无限想象力，将秩序

诗学结构植入影视剧本中，使我们读到的不仅仅

是魔幻，更是将神话演绎为新的诗学生命。

史诗、长篇小说、影视剧本，三者形体差异而

内容统一，构成了曹谁苦心造诣的亚欧大陆地文

本。在这些文本中，浸透着希腊、埃及、犹太、印

度、波斯、华夏各文明的隐秘历史，曹谁将他们糅

结起来，熬制在神性迷离的亚欧大陆中：有个虚

幻的亚欧大陆，属于宇宙大君；有个真实的亚欧

大陆，属于地球环境；有个诗学的亚欧大陆，属于

曹谁本人。然而，若无诗学的亚欧大陆，那虚幻的

和真实的亚欧大陆，也就不复存在了。

曹谁，你是谁
□肖 黛

初识曹谁时我曾调侃：曹谁，你是谁？

曹谁笑答：你觉得我是谁，我就是谁。

交谈了一会儿，也见得了被他的双手紧紧捉住

过的诗句。我心里说，你用少年的冲动写下的这些

字词，有的香喷喷，有的火辣辣，鲜嫩得很，却又怎

经得在你一步之外的大高原的大风大雪？你的诗思

将朝这个世界的哪一方向而去？但见他的神色忽地

严肃了起来，这种严肃持续了很久很久，变成了一

种态度似的，变得牢靠。所以当他后来毅然向青海

腹地继而往西藏新疆去的消息传至时，我没有惊

讶，也并不担心。

我想，那是一个年轻人以其生命活动的多样性

状去阐释文学与游历的具体关系的决定。相信那个

过程里，发自内心的主动和常常兀降的直观，及其

汇聚两者而燃烧的创作欲望的火光，到今天还照耀

着曹谁的艺术人生。尽管万里风尘如随军征战般的

凶险是无法复制的过往，披甲戴盔迎敌般的辉煌也

早已为时岁淹没，但是，那时的情怀、意志、气蕴、境

界，还原到他曹谁如下的案前，就一定形成了两个

艺术的空间，一个是现实中的诗意，一个是诗意的

历史。这就是苏珊·朗格说的，它们是“生命活动的

直觉造型”——《昆仑秘史1：时间地轴》《昆仑秘史

2：传 国 玉 玺 和 罗 马 皇 冠》《昆 仑 秘 史 3：通 天

塔》——用他自己的话说：“回来后我开始了以我的

游历为蓝本的写作。”

当这三大本的“昆仑秘史”像一组多声部大合

唱之声响起的时候，便有许多人问我：曹谁是谁？这

时，我的回复很自然：曹谁是一个骨子里充满诗意

的作家。或者直接说，他是诗人。

诗人的精神典仪无比高贵，但诗人决不会轻易

脱离于生活本身。尤其年轻的诗人，自觉地寻求与

生活的艰难困苦去搏击，心甘情愿地在万象人性里

去催发美和自由的呈现，才能营就高且远的大格

局。曹谁如此这般地做了——对生活的崭新发现，

对生命的苛刻品察，对生存价值的评估结果，既为

他在游历青海、西藏、新疆等地之前的创作归拢了

自我的整理，也为他之后的艺术探索奠定基石……

因此，我也更喜欢交谈于他那段满是斑斓的游历。

诚然，交谈的由头和话题都不是最重要的。非常

重要的是浸润其间的友谊。说起来我年长他得多，感

觉好像就这么谈着谈着话，早先那个有点匆促、有点

木讷，甚至有点任性的曹谁，就在他自己的拔节生长

中强大了起来。于是，我就听见了他的高声大气：我

们的世界由一种巨大的宇宙贯穿其中，这跟我们的

内心息息相关，我们要在内心发现那个伟大的秩序

或道，我们由此才能理解这个世界——他把自己交

给了所有的绝望与希望的旷野——《亚欧大陆地史

诗》——他说：我日益感觉到我们人类的神秘谱系，

那个被层层历史迷雾所覆盖的人类种族流变的秘

密，这可以当成是一种从文化嬗变中“全息”而来的

象征系统，同时也可以看做人类文明的真实演化。他

不止是生活在当下，他在诗句中试图恢复人类曾经

共同拥有的世界，他在心中把这个地方叫做亚欧大

陆地，这当然也是人类未来隐约的命运，他用自己硬

朗的身躯诠释着这个全新的世界。

此刻，我的窗外是严寒冬天。想起远在京城深

造的曹谁，一切景致都热气腾腾了。老街巷、大马

路、灯色红绿、高楼无边。好些擦肩而过的人，好些

紧密相伴的人，还有欢快着的和忧愁着的人，面无

表情的人，却都和我一样，来不及年轻就已经老了。

可我想起曹谁的念头里则藏了一个美好的春天：

《冷抒情——亚欧大陆牧歌》《大悲舞》和《亚欧大陆

地大史诗》等诗集，《巴别塔尖》《雪豹王子》和《昆仑

秘史》等长篇小说，《太阳城》《雪豹王子》和《孔雀

王》等影视剧本，如同一一划过的景致闪现在我眼

前。它们很美好，很大气。不过，我更倾心他的诗，因

为我知道他的这些想法都来自他的诗，我朗读了他

的《大悲舞》：

大舞台在亚欧大陆地中部/你站在帕米尔之巅
痛哭/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亚细亚人在为你奏哀
乐/欧罗巴人在随音乐摇摆/唯有你一个人站在那
里痛不欲生//你是世界中一个最普通的人/所有的
人仍不会放过你/他们为你歌舞/一齐助你悲伤/直
到你绝望/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就会一哄而
散/去为下一个人哀歌

我倾心的正是这样的诗，一笔一笔的含情，一

行一行的嘶鸣，情隐于哀伤的内里，鸣蔽于虚渺的

前台，令人在同一时间感触到漫延的苦和突然的

美，从而不得不痛心疾首地叩响魂灵并放飞关于命

运的想象。在我看来，他小说中的游历与慈悲，他剧

作中的跌宕与深情，都源自他的诗心。

曹谁是谁？他解释曹是东方文化之传承，谁是

西方文化之核心，在我眼中，他就是这样活成他自

己的。因此我又可以作答于更多更多的人：曹谁是

我的朋友，是好朋友——呵呵，虽然我极不愿用那

个词来表达——是忘年交。

□曹 谁不会写诗歌的小说家不是好编剧 ■印 象

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

我的写作大概从日记开始，我从 1997年开

始写日记，到现在已经有20年，记录了50多本，

大概有500万字，最初的日记都是有标题的，里

面有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种体裁，恰如我

们的文学最初是不分文体的。2003年我开始大

量写作诗歌，《亚欧大陆地史诗》主要在这个时

期完成，还写作《大诗主义宣言》，发起大诗主

义，一直到 2008 年去职远游，恰如农业时代的

抒情文学；远游归来，开始了职业写作生涯，写

作《昆仑秘史》《巴别塔尖》《雪豹王子》等八部长

篇小说，直到 2012 年开始融入影视界，恰如工

业时代的叙事文学；2012年写作第一部电视剧

《昆仑神话》，提出“剧小说”，开始创作影视文

学，到目前已经写作 100余部集，电视剧本《孔

雀王》、电影《太阳城》、戏剧《雪豹王子》是较为

满意的，恰如信息时代的影视文学。我们的文学

从最初无所不包的文化之学，到后来农业社会

的抒情文学到工业社会的叙事文学再到信息社

会的戏剧文学，我的创作历程也大概经历了这

样的嬗变。

我时常追问写作的初衷，大概就是要给这

个世界以秩序，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巴别塔

尖》的序言就是《当一个人不能够用刀征服世界

时，就会选择笔》，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创造力最

终由自己内部的能量决定。初学写作的人问我，

写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告诉他们最重要的就

是你内部是否有这样一种重塑世界的能量，并

且把这种能量诉诸文字。

诗歌、小说、剧本对于我也是不同的写作状

态，诗歌是我的精神所需要的，也是我所有创作

的发动机，这可以用“IP”的观念去理解，我所有

的大作品的构思，通常会先写成诗歌，后面演绎

为小说，最终演化为剧本。长篇小说《昆仑秘史》

的原型主要在我的《亚欧大陆地史诗》中，我只

是用故事的形式把诗歌世界文化转述出来，后

面正在进行的影视剧改编又是将《昆仑秘史》转

述为戏剧。我创作《雪豹王子》的过程可以作为

更详细的图解，最初《雪豹王子》是我在可可西

里采风时写的一首诗，后来又写成长篇小说出

版，接着改为戏剧巡演，现在又在着手改编动画

片，采风的资料还写成非虚构《可可西里动物王

国》。这就是诗歌、小说、剧本诸文体的关系，“剧

小说”理念也是基于此而产生，所以我愿意用这

么一句话描述我的写作：一个不会写诗歌的小

说家不是一个好编剧。

现在文学的发展是处于叙事文学和影视文

学交替的阶段，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缘，希望更

多的优秀作家可以投身到影视文学的创作中，

实现文学精神从小说向影视的直接流动，所以

最近我正在践行“剧小说”的理念。文体的分化

本来就是迫不得已的事，因为文学本来就应该

是一体的，而文体之间交汇，就会产生新文体，

诗歌和散文交汇产生散文诗，诗歌和小说交汇

产生叙事诗，诗歌和戏剧交汇产生诗剧，为什么

小说和戏剧交汇不能产生“剧小说”呢？时代在

呼唤这种全新文体的出现。我的构想是，以影视

剧的结构，也就是经典的四幕剧的模式“开头、

发展、高潮、结尾”为基础，可以衍生出许多的结

构，基本上可以直接改编，可以是像美国的商业

片，也可以像欧洲的艺术片，还可以像日韩的东

方剧。小说元素和剧本元素本身有种对应关系，

人物对应角色，故事对应剧情，环境对应场景，

既保证了文学性，又增加了戏剧性，这样叙事文

学跟影视文学就可以实现自然的对接。

我们的文学最初是不分体的，那时的作家

也是无所不通的，所以他们可以写出伟大作品。

后来文学不断分化，分化出各种实用文体，又分

化成各种娱乐形式，今天的文学只是“小文学”，

奈何还要把自己再限定在所谓诗歌、小说、剧

本、散文的状态，时代是碎片化的，文学是总体

性的，我们不要自我限定，而是要自己苏醒，回

归文学的母体，这样才能认识到文学的“诗性”

精神。

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可是从前我们

的文明都是在各自的语言界限内写作，大体分

布在亚欧大陆地上，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向西

到犹太、埃及、希腊，向东到波斯、印度、中国。从

我跟国际作家的交流来看，我们对西方的了解

远比西方对我们的了解多，他们也各自在自己

的语言中创作，我们应该真正融合各种文化，创

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我的《亚欧大陆

地史诗》《昆仑秘史》《孔雀王》也是在这样的维

度上进行努力。

在文学的发展中，一直都是破坏的现代主

义和建设的古典主义交替进行的。今天现代主

义对我们文学的破坏性作用已经足够了，当代

作家已经普遍缺少对经典故事的书写，这也是

失去读者的一个原因，所以是时候进行一次新

的古典主义总结了。

我在2007年就写作万字的诗论《大诗主义

宣言》，后来又写作《大诗学》，最近在酝酿《大文

学》，在诗歌、小说、剧本中倡导文学的诗性精

神，主张合一天人、融合古今、合璧东西、随物赋

形，创造一种“大诗学”。


